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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亮、杨 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为线索
发布日期：2019-06-25 原文刊于：原文发表于《文物》2018年第11期，81-86页。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木质髹漆彩绘“孔子衣镜”的镜框上部绘有两个正坐的人物形象[1]，面向观者席地而坐，头向内侧倾斜，略

呈对视状，两者之间有一只朱色的衔珠凤鸟（图一、二）。根据《衣镜赋》文字可知两者的身份为西王母和东王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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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孔子衣镜”镜框



图二 镜框上部彩绘图案

学界普遍认为，西王母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东王公的形象是在东汉时期为了和西王母对应而创造出来的[3]。孔子衣镜从文字和图像两方面将

东王公的出现由1世纪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前叶，以刘贺去世的神爵三年（前59年）为下限，并且证明了东王公作为男性的“阳仙”与女性的“阴

仙”西王母相对应的传说及其图像组合模式在西汉宣帝时期已经成型。

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图像位于孔子衣镜镜框上部的左右两侧。虽然图像损毁严重，人物形象细节已不可辨，但右侧人物面部可以看出胡须的痕迹，

且该人物头戴冠，应为男性[4]。右侧人物的衣服为浅青色，左侧人物为白色（图三、四）。这两种颜色或有意对应五行系统中东方的青色和西方的

白色。镜框四周绘有对应方位的四神图像。右侧人物位于“青龙”图像上方，对应方位为东方；左侧人物位于“白虎”图像上方，对应方位为西方。

因此， 我们判断镜框上部右侧人物为东王公，左侧人物为西王母。



图三 东王公像



图四 西王母像

早期东王公的文献与图像十分稀缺。现存较早的关于东王公的记录见于东汉成书的《吴越春秋》以及汉人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海内十洲

记》等志怪著作中[5]。《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乃行第一术，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

水泽于江州”[6]，“东皇公”即东王公。这条记载说明东王公和西王母在汉代分别代表了东、西两个方向，并且是主司阳和阴的男性“阳仙”和女

性“阴仙”，两者已存在明确的对应平衡关系。

《神异经》以西王母在《山海经》中的记载为模本，将东王公塑造成了一位“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的半神半兽形象，说明东王

公形象的生成和西王母有紧密的联系[7]。而在《海内十洲记》中，东王公的形象则被宫廷化， 成为东方治理众仙官的王公，“扶桑在东海之东



岸……上有太帝宫， 太真东王父所治处……真仙灵官，变化万端，盖无常形，亦有能分形为百身十丈者也”[8]。同书中记载的西王母与东王公也呈对

应关系[9]。通过文献可以看到东王公和西王母在汉代不仅是宇宙观中东西方阴阳两种力量对应平衡的象征，同时也是仙界宫廷官僚体系的男女主

仙。

文献中描述的东王公形象及其与西王母的对应关系在目前已发现的汉代图像资料中也得到了印证。在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山东嘉祥武氏

祠堂中，东王公的图像刻在东壁上部。图中东王公正坐于宝榻之上，背生羽翼，头戴通天冠， 周围围绕着众多羽人侍者与神兽，反映出其在仙界中

所处高位。同时，东壁东王公的图像和西壁上部的西王母图像在空间上形成了两者各居东西、相互呼应的关系[10]。此外，在建初八年（83年）

“朱师”铜镜中，东王公和西王母相对而坐，两旁站立侍女，在两神之间饰青龙和白虎，其阴阳属性和对应关系明确[11]。由此可见，东王公作为仙

界统帅的形象及其与西王母对应平衡的图像组合模式在东汉已经定型并且普遍分布。

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为研究二仙的图像谱系与现存文献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神异经·中荒经》记载“昆仑之山有铜柱焉，

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

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12]。用这段文献比照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可以发现两点值得注意的地

方。首先是画在东王公和西王母之间的凤鸟图像。虽然《衣镜赋》将其称为“凤凰”，但在此图中该凤鸟似乎还应可视作大鸟希有。凤鸟立于东王公

和西王母之间，张开的双翼指向二仙。与《神异经》中对希有“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的描写相似。画像石中也有希有与东王公、西王母

同时出现的例子， 例如出土于南阳的东王公西王母画像石，描绘了二仙共同坐在“周圆如削”的倒锥形的昆仑山上，而其上立希有神鸟[13]。尽管

汉代凤凰和大鸟希有之间的联系现在仍无法确定，但这些例子至少证明了《神异经》中所记载的汉代神仙传说与存世图像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

其次，孔子衣镜“东王公西王母图”中，两者非完全正面面对观者，而是头部略向内侧倾斜，呈现出“隔凤相望”的姿态，应表现了《神异经》中所

记载的“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即东王公与西王母相会的传说[14]。这个传说在汉代阴阳二元论的宇宙观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日本学

者小南一郎认为东王公与西王母每年的相会和牛郎织女的一年一会一样，象征着来自东方的“阳”与西方的“阴”两种宇宙能量的相会和调和， 而

这种阴阳的结合对宇宙产生新的生命力是不可或缺的[15]。从现世利益的角度看， 汉代人认为阴阳两气的和谐与顺畅是恩福和长寿的根源， 正如孔

子衣镜《衣镜赋》中所说“西王母兮东王公，福憙所归兮淳恩臧， 左右尚之兮日益昌……□气和平兮顺阴阳，□觞[万]岁兮乐未央”[16]。

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为解读其他汉代图像提供了新的提示。如陕西米脂官庄汉墓墓室西壁上刻画的阁楼二人并坐图，图中右边一女

子戴胜侧坐， 左边一男子凭几而坐，头向右，两者呈对视状[17]。此类图像常被认为是墓主人的肖像[18]，然而结合孔子衣镜“东王公西王母图”，

我们或可将其视为二仙“相会并坐”的场景。陕西绥德刘家沟东汉墓门额的画像石表现的是墓主升仙或是“东王公赴会西王母”，亦可再探讨[19]。

孔子衣镜的镜框上部，在二仙的身边各绘有一个着黄衫的人物。西王母旁的人物面向西王母跪坐，左手把臼，右手持杵，作捣药状，或与捣药玉

兔相关（图五）。东王公旁的人物面向东王公跪坐，面前摆放一盘状物。双手举于胸前，呈跪拜或献物状（图六）。这样便形成了东王公和西王母两

位主仙带着各自的侍从，在衣镜镜框上部各据一方“左右尚之”的图像结构。相似的构图在汉画像石中常见， 如陕西绥德四十里铺画像石墓门楣的

东王公西王母图， 便刻画有东王公西王母和相随的人物仙兽各据门楣两端的场景。画像石中还可以看到东王公正在接受一个人物的跪拜， 西王母旁

也有正在用杵臼捣药的玉兔[20]。六朝《真诰·甄命授卷一》中记载东王公和西王母的传说，“昔汉初有四五小儿， 路上画地戏，一儿歌曰：着青

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到复是隐言也。时人莫知之，唯张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东

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21]，或与孔子衣镜及画像石图像相关。这不但旁证了《神异经》《海内十洲记》等笔记小说所载东王公西王母相关

传说至晚在西汉已经成型的推测，同时还为研究东汉画像石中常见的“东王公西王母图”提供了西汉时期的图像原型。



图五 西王母旁人物像



图六 东王公旁人物像

如前所述，在孔子衣镜发现以前，学界普遍认为东王公出现在东汉时期，是东汉中期群众性造仙运动时为了与西王母对应而创造出来的。目前已

知最早的东王公图像为建初八年铜镜，属于东汉早期；画像石中最早的“东王父”题记和图像则刻于滕州西户口一号祠堂的东壁上，该石造于东汉明

帝至章帝时期（57～88年）[22]。而西王母图像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建于西汉昭帝至宣帝间（前87～前49年）的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和建于西

汉宣帝至元帝间（前74～前33年）的山东邹城卧虎山M2墓石椁南椁板内侧的画像石[23]。然而，虽然这些图像的创作时间与孔子衣镜的制造时间相

近，其中却不见东王公。再看文献，成书于东汉初的《汉书》中虽然对西汉末年兴盛的西王母信仰运动多有记载[24]，但对东王公却只字未提。至少

在海昏侯刘贺下葬的西汉神爵三年到“朱师”铜镜铸成的东汉建初八年的140余年间，东王公似乎完全消失了。在东王公消失期间，图像资料中与西

王母对应的男性“阳仙”的位置却一直没有空缺。姜生指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画像石中常见的“风伯与西王母”以及“子路与西王母”的图像对



应模式是在东王公出现的东汉以前与西王母形成阴阳对应平衡的“过渡型”组合[25]。然而孔子衣镜的发现，可以证明东王公在西汉中晚期就已经出

现并且成为与西王母对应的阳仙。如此看来，汉画像石中的“风伯与西王母”“子路与西王母”的图像组合设计或许并非是“过渡产品”，而是有意

为之。但东王公消失及重新出现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和《衣镜赋》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东王公图像和文字资料，将东王公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早期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

纪前叶，并证明以东王公作为男性的“阳仙”与女性的“阴仙”西王母相对应的图像组合模式在西汉宣帝时期已经成型。“东王公西王母图”的图像

与《神异经》等文献的契合验证了“东王公会西王母”等传说在汉代便已存在，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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